
楔⼦：偷⻝⾯包的⻦⼉

数⽺没有⽤。

加布⾥尔翻过身，叹了⼀⼝⽓。他听着克莱尔的呼吸声，想
随着声⾳⼊睡。

这也没⽤。他的⼥朋友睡在他身旁，但他⼼⾥却⼀直想着楼
下那个不停喝酒的⼈——杰瑞德，他最好的朋友。

⼜叹了⼀⼝⽓，加布⾥尔坐起来，把⼿指插进头发⾥。他屏
住呼吸，竖起⽿朵。整间房寂静⽆声。已经过了好⼏个⼩时
了，也许杰瑞德已经去睡觉了。

他也有可能还坐在壁炉前喝酒。

加布⾥尔看着⻔，绷紧了下巴。

他不该这样的，他不该下楼。这样⽆济于事，他帮不了杰瑞
德。

毕竟，他就是杰瑞德喝酒的原因。

“你看不出这有多残忍吗？你⼀点⼉都不在乎吗？他都要崩
溃了。”杰瑞德堂弟的声⾳在他脑⼦⾥回响，⼀遍⼜⼀遍，
每⼀个字都敲打在他的太阳⽳上。

加布⾥尔闭上眼，想屏蔽这些声⾳。他不是有意要和亚历⼭
⼤说他知道杰瑞德对他的感觉的，他不应该跟任何⼈说。杰
瑞德不该知道加布⾥尔其实已经察觉了。现在，加布⾥尔⼀



直担⼼着。虽然亚历⼭⼤保证不跟杰瑞德说，但加布⾥尔也
不知道⾃⼰能否相信他——他当晚早些时候看起来很⽣⽓。

“他不是你的⽗⺟，不是你的哥哥，也不是什么苦⾏僧。他
是个⽣理健康的男⼈。如果你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爱他的
话，就别再当⼀个⾃私的⼩混蛋，放他⾛吧。”

亚历⼭⼤当然是对的了。加布⾥尔是直男，有⼼爱的⼥朋
友，他给不了杰瑞德想要的。他应该告诉杰瑞德，他已经知
道杰瑞德对他的感情了，这样才是对的——他们俩是不可能
的。他应该善良⼀点⼉，放杰瑞德⾛，让他去爱另⼀个⼈。

但是，杰瑞德不能离开他。只要想到他会离开，他的胃就⽴
刻纠成⼀团，惊惶之感贯穿全身。天呐，他真是太糟糕了。
他跟亚历⼭⼤说的都是事实：他真庆幸⾃⼰不是同性恋。他
现在还没有对杰瑞德有那种感觉，就已经这么需要和依赖他
了，如果他真的对杰瑞德有那种感觉的话，真不知道他会黏
⼈到什么程度。现在的他已经够夸张的了。

妈的，有没有搞错。他是个冉冉升起的⾜球明星，身家百
万。他不该有这种感觉才对。他已经不是个少年了，也不再
瘫痪了，不该还把杰瑞德当成他的精神⽀柱。

他⼗六岁时，在⼀场⽆关紧要的美国友谊赛中伤了脊椎。俱
乐部把他送进⼀家康复中⼼，杰瑞德就在那⾥实习，被派来
当他的理疗师。漫⻓的⼗七个⽉⾥，杰瑞德就是他的整个世
界：他握着加布⾥尔的⼿，协助他移动⾃⼰的四肢，帮他抹
去额头上的汗⽔，⿎励他，夸奖他每⼀个微⼩的进步。每个
⼈都觉得加布⾥尔的职业⽣涯才刚刚开始，就这么结束了——
连医⽣也不乐观，觉得他再次⾏⾛的可能性很⼩，更别说重



返球场了——但是杰瑞德让他相信，他可以恢复，⽽且他真的
做到了。他终于跨出了第⼀步⽽没有摔倒的那⼀天，杰瑞德
紧紧抱住了他，带着满满的骄傲轻声说：“真是我的好孩
⼦。”就这样，加布⾥尔不打算放他⾛了，杰瑞德是他的。
他根本不知道没了他⾃⼰该怎么办。

他还是⽆法放⼿。他现在或许已经⼆⼗岁了，或许已经可以
⾏⾛了，或许还当上了英格兰顶级⾜球俱乐部的明星球员，
但是他对杰瑞德的感情还是没有改变。只有杰瑞德在他身边
时，他才能真正地感到安⼼，如果⼏天⻅不到杰瑞德，他就
会开始感到慌张和焦躁——这很不健康，严重到他⽆法向俱乐
部的⼼理专家坦⽩。他们会觉得他疯了，这么说也没错。

该死的，杰瑞德打算放假回美国和家⼈⼀起过，他居然想要
⼀起去，真是疯了。说是幸运也好，不幸也罢，好巧不巧，
他正好关节轻微受伤，需要调养，不然他不可能在赛季离开
英国。他不想带上他的⼥朋友，但是⼜不好跟克莱尔解释⾃
⼰为什么不想带上她。克莱尔不知道杰瑞德对⾃⼰的感情，
也不知道⾃⼰的存在会让杰瑞德痛苦。

加布⾥尔捏住⾃⼰的⿐梁。妈的，为什么事情总是那么复杂
啊？

要是杰瑞德没有对他产⽣那种感情就好了……

只是……

只是他其实也……

不是很介意。



这个让⼈尴尬羞耻的事实让加布⾥尔双颊发热。他知道这样
真的很⾃私。杰瑞德喜欢他却得不到回应，他不可能感到开
⼼——他确实不开⼼。杰瑞德是他⻅过最善良的⼈，世界上没
有⼈⽐他更值得收获幸福。但是加布⾥尔⽆法否认，杰瑞德
没有爱上其他⼈，他⼼⾥还是有点⾼兴的。如果要他说⽩
点，在他发现杰瑞德喜欢他之前，他还很害怕杰瑞德会爱上
哪个配不上他的笨蛋，担⼼那个笨蛋会把杰瑞德从他这⼉抢
⾛。现在没⼈能抢⾛杰瑞德了。

加布⾥尔愁眉苦脸地摇摇头，有时候，这种⾃私的想法会让
他感到恶⼼。也许⼤英媒体说得在理：有可能他真的就是个
⾃⼤的混蛋。

⼀只狗在外⾯嚎叫了⼀声。

叫声持续了⼀会⼉，加布⾥尔感到⼀股不安的战栗感扫过身
体。这声⾳让他想起了以前在乌克兰孤⼉院度过的好⼏个冷
夜，他在薄薄的毯⼦下蜷缩身体，渴望着拥有属于⾃⼰的东
⻄。杰瑞德出现之前，他从未拥有真正属于⾃⼰的东⻄。虽
然说，有那么三年，他的养⽗⺟杜瓦夫妇，算是——属于他
的。他们还算和善，但并不算是称职的⽗⺟：他们总是忙着
穿梭在世界各地当志愿者，却很少关注⾃⼰领养的孩⼦。加
布⾥尔从来没能对他们滋⽣出爱，当他得知养⽗⺟的死讯，
他唯⼀的感觉竟是⽆感，他也曾经好奇过，这对他这个⼈的
⼈格来说意味着什么。他曾经怀疑⾃⼰的神经是不是出了什
么问题，是不是没有爱他⼈的能⼒。他现在不怀疑了。他可
以去爱，他爱克莱尔，还爱杰瑞德。他爱杰瑞德爱得太过
分，爱得浑身不对劲。

那只狗⼜在外⾯哀切地嚎了⼀声。孤独感从他身体深处钻了



出来，像个好久不⻅的朋友。出现的不仅仅是孤独，还有⼀
些更糟糕的东⻄：恐惧。

为了不吵醒克莱尔，加布⾥尔⼩⼼翼翼地溜下床，离开卧
室。

⼩屋的⼆楼⼀⽚漆⿊。他⾛下楼梯，⾚裸的双⾜接触冰冷的
地⾯，让他稍微抖了⼀下。

壁炉⾥的⽕焰⼏近熄灭，灰烬闪着余光，温暖不了客厅。杰
瑞德坐在壁炉旁的沙发上睡着了，⼿⾥还攥着⼀瓶喝了⼀半
的酒。

加布⾥尔⾛近了⼀些，⽬光游⾛在熟悉的五官上，看着他⽅
正的下巴上那些⿊⾊胡渣。杰瑞德的睡颜很安详，不⻅任何
纠结和忧虑，但就算睡着了，他看起来还是有些悲伤和沮
丧。

加布⾥尔喉咙发紧。

⻛呼啸着，暴⻛雪仍在屋外肆虐。

他挨着杰瑞德坐进沙发，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。他深吸⼀⼝
⽓，让杰瑞德身上熟悉的⽓息包围着⾃⼰。通常这样他就会
冷静下来，但是这次，他身体内部的恐惧却变得越来越深。

他会失去杰瑞德，这是早晚的事，杰瑞德最终会觉得⾃⼰坚
持不下去了，他会离开他。

加布⾥尔往杰瑞德那边⼜挨近了⼀些，抱住他的腰。



杰瑞德惊醒了。“加布？”他声⾳嘶哑地喃喃道。“你在这⼉
⼲嘛？”

“我睡不着，”加布⾥尔说，“你知道我讨厌暴⻛雪的，⽽且
这间屋⼦好冷，我快冻死了。”

“所以说你要待在温暖的床铺上啊。”杰瑞德说。

他听起来没有醉意。他睡多久了？

加布⾥尔只是随意嘟囔了⼏句，⼜往杰瑞德那⼉挤了⼀下。
杰瑞德的味道真好闻，他的味道⼀直都很好闻。

“熊抱狂魔。”杰瑞德轻笑了⼀声说。

“闭嘴，我冷⽽已。”

杰瑞德把⼿臂环在他的身上，把他拉到⼤腿上来。

加布⾥尔满⾜地叹了⼀声，现在他感觉暖暖的了。“嗯，好
多了。”他埋在杰瑞德的颈窝⾥说。

“我这就是伺候⼈的命。”杰瑞德⼲巴巴地说。

加布⾥尔奇怪杰瑞德是怎么做到的。他怎么能装这么久？他
怎么还能对克莱尔那么好？这⼀定很艰难——也很费⼒。不可
能⼀直这样下去的。杰瑞德是他⻅过最坚强的⼈，但是每个
⼈都有崩断的时候。每个⼈都会的。

加布⾥尔盯着⼀簇余⽕中闪着红光的灰烬。最近，克莱尔⼀
直在提结婚和⽣孩⼦的事情。他已经尽⼒去避开那些话题，



但是不可能在不伤害她的情况下⼀直这样推脱。他不是不爱
克莱尔，他爱她。他也不是不想要孩⼦，他想要的。拥有⼀
个属于⾃⼰的家⼀直是他的梦想，但是他们都还这么年轻，
急什么？

⽽且如果他真的遂了她的愿，杰瑞德会……杰瑞德会留下来
吗？他能这样对杰瑞德吗？

放他⾛吧。亚历⼭⼤严厉⽽愤怒的声⾳⼜出现了。如果你真
的爱他，你就不要当⾃私的混蛋，放他⾛。

加布⾥尔缩着身⼦，收紧了环在杰瑞德腰部的⼿。

⼀只温暖⽽有⼒的⼿落在他的颈后。“加布⾥尔？”杰瑞德的
声⾳变得有些严肃，带着担⼼。

加布⾥尔逼⾃⼰尽量不去靠近他的触摸。“他们说得对，是
吧，我就是个混蛋。”

杰瑞德定住了。

屋外，暴⻛扬起的⽩雪拍打在窗上。

“好了，你到底怎么了？”杰瑞德缓缓说。

加布⾥尔摇摇头。“别管了，那个……你能答应我吗？”

“答应什么？”杰瑞德的⼿指在他的发丝中穿梭。

别离开我。



他没说出来。他说不出⼝，因为会引起杰瑞德的怀疑。他说
不出⼝，怕⾃⼰像个贪婪的⼩孩⼉。

“你后悔搬到英国吗？”加布⾥尔换了个问题。他们还没聊过
这件事。对，加布⾥尔所在的⾜球俱乐部对加布⾥尔奇迹般
的康复刮⽬相看，把杰瑞德挖了过来。但是他知道杰瑞德主
要是为了他，才在实习结束后来到英国。这已经是两年前的
事了，这两年他们朝夕相处，加布⾥尔从来没问过他这个问
题。他太怕，不敢问。

然⽽现在，杰瑞德的沉默让他感到害怕。他后悔吗？他为了
他来到另⼀个国家，好⼏年来，⼀直与家⼈聚少离多。

“不，”杰瑞德终于回道，声⾳有些急促，“我不后悔。”

“你永远都不会后悔吗？”

“说‘永远’和‘绝不’什么的都太幼稚了，”杰瑞德安静地
说，“你也不⼩了。”

加布⾥尔咬紧了后⽛，真的感到腹部痛了起来。此时，他才
察觉到时钟⾏⾛的声⾳是如此刺⽿，时间，慢慢流逝。

他不知道该怎么做。

所以他只能做⾃⼰在感到失落、⽣⽓或难过时唯⼀会做的
事：闭上眼睛，挤进杰瑞德的怀⾥，假装所有的问题都不存
在。

只要杰瑞德还在，他就能做到。



只要杰瑞德还在。

时间依旧在流逝。

 
 
第⼀章：毁灭

六个⽉后

每到这个时候，杰瑞德·谢尔登就会讨厌⾃⼰的⼯作。尽管
身在超级联赛的顶级⾜球俱乐部，还担任队医团的主任，受
⼈敬仰，但每当他看着电脑屏幕，艰难地记下那些⽆法继续
为俱乐部踢球的少年球员的伤病，他就讨厌这份⼯作。早知
道现在⼤部分时间都要坐在办公桌前写公⽂的话，杰瑞德就
会在⼀年前切尔⻄的领导给他升职机会时好好考虑⼀下了。

电话响了。

杰瑞德的视线没有离开电脑屏幕，接了电话。“瑞⻉卡，我
说过不要打扰我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”他的秘书说着，压低了声⾳，“但是你的那位来
了。”

杰瑞德看了⼀眼⻔⼝。“我不知道你在说谁。”



他连看都不⽤看就知道瑞⻉卡在⽩眼。“五英尺九note，暗
⾦⾊的头发，可爱的绿眼睛，脾⽓还很不好的那位啊。加
布，加布⾥尔·杜瓦，想起来了吗？”

“你越来越坏了，⻉卡。”

“我坏？才没有呢。快让他进去吧，好吗？他快把我烦死
了。他就是不明⽩你的办公室不是想进就能进的。”

杰瑞德忍不住笑了。这听起来很加布⾥尔。“你没跟他说我
很忙吗？”

“我说了。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吗？‘但是来的⼈是我
诶。’好像他就不⽤守规矩⼀样。”她毫不掩饰⾃⼰的语⽓中
的厌恶。

杰瑞德的笑容消失了。“别说了，瑞⻉卡。让他进来。”杰瑞
德挂了电话，不太⾼兴。他知道瑞⻉卡是好意，她只是对他
有点过度保护，⽽且本来就不喜欢加布⾥尔。确实，加布不
是个贴⼼的⼈：他在⾃⼰不关⼼的⼈⾯前就是有点任性——⽽
他对⼤部分⼈都不太关⼼——但是他在重视的⼏个⼈⾯前还是
挺听话的。

⻔开了，加布⾥尔⼤摇⼤摆地⾛进房间，还穿着蓝⾊的训练
服。他唰地⼀下坐在杰瑞德桌前的⼤椅⼦上。

“你不是应该去训练吗？”杰瑞德问。虽然加布⾥尔是球队的
明星球员之⼀，但他也不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翘掉训练。

“确实。”



“你受伤了？”

加布⾥尔的⽛⻮咬住了下唇。“上周被撞倒之后我的后腰就
有点痛，需要按摩⼀下。”

杰瑞德看了他⼀会⼉，他对加布⾥尔的身体的了解胜过对⾃
⼰的，他所谓的痛根本就不存在，加布⾥尔就是想做按摩⽽
已。他经常在⾃⼰需要安慰但嘴上⼜不肯承认的时候来求按
摩。

“朗恩是今天值班的理疗师，”杰瑞德轻柔地说，“叫他吧。”

加布⾥尔皱起眉头。

杰瑞德笑了⼀声。“你知道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理疗师了，
对吧？”

加布⾥尔噗嗤⼀笑。“怎么，升职以后就嫌弃做微⼩的⼯作
了？”

“没错。”杰瑞德站起来，往室内的诊疗室⾛去。“⾏了，过
来吧。脱掉⾐服，睡到床上来。”

等他拿出按摩油的时候，加布⾥尔早就在床上躺好了。

杰瑞德把油涂满⼿掌，将油在加布⾥尔的背上抹开，顺着他
肩胛⻣的弧度滑下，技巧娴熟。

加布⾥尔满⾜地叹了⼀声，放松下来。

杰瑞德专注地按摩肌⾁上肿胀的硬结，试着不去理会他⼿下



洁⽩⽆瑕的肌肤。加布⾥尔的背结实⼜强壮，肌⾁呈现健康
的线条。杰瑞德的视线随着加布⾥尔背部优美的曲线，来到
他薄薄的蓝⾊短裤下那挺翘的臀部。

杰瑞德咬咬⽛，移开视线，清了清嗓⼦。“所以，怎么⼜不
开⼼了？”

加布⾥尔的身体绷紧了⼀下，然后⼜在加布⾥尔按摩他的后
腰时慢慢放松下来。“教练想把我放到右锋的位置。”

杰瑞德皱起眉。加布⾥尔是欧洲球坛的顶级边锋之⼀，但是
⼤家都知道他唯独不喜欢做右边锋，他总是做左边锋。⼀直
都这样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加布⾥尔不服⽓地说。“还不是因为那个⾜坛⾦
童。”

杰瑞德带着笑意说：“他是你哥哥，加布。”

“不，他不是，我们没有⾎缘关系。”

“⾎缘关系不重要。”杰瑞德说。

“那你跟他说去啊。他总是不停地提醒媒体他是英国⼈⽽我
是法国⼈——或者乌克兰⼈——他爱说我是什么就是什么。”

杰瑞德暗⾃摇头。他⼀直搞不懂为什么加布⾥尔和他的养兄
——崔斯坦——总是争个不停。他们有很多共同点，不仅同岁还
都是孤⼉，都喜欢⾜球⽽且资质都很优秀，但他们就是容不



下彼此。也许问题在于加布⾥尔和崔斯坦像兄弟⼀样相处的
时间不⻓：他们的养⽗⺟杜瓦夫妇在他们九岁的时候就去世
了，他们俩都被远亲收养，但对⽅并不怎么想抚养两个熊孩
⼦，更何况这俩熊孩⼦跟⾃⼰还没有⾎缘关系。为了扔掉烫
⼿⼭芋，亲戚们就把他们都送进法国⾜球俱乐部的少年班训
练。六年⼀晃⽽过，兄弟两⼈都被切尔⻄队的球探相中了。
杰瑞德觉得这还挺讽刺的，加布⾥尔和崔斯坦互相看不顺
眼，但是总是不得不同处⼀个屋檐之下，就算到了英国情况
也没有改变。

“这次崔斯坦⼜做了什么？”杰瑞德问，⼜从头开始按摩。
“就算教练决定把他放到你平常的位置，也不是他的错。”

加布⾥尔嗤了⼀声。“这话你也信？他觊觎我的位置很久
了。从来不传球给我，还总想让我难堪，所有⼈都喜欢他，
因为他讨⼈喜欢⼜是英格兰⼈，你也知道的。英国媒体就是
喜欢搞⼤新闻，然后说我挡了未来英格兰⼤球星的发展之
路。”加布⾥尔轻蔑地说。“那个混蛋⼀直⽕上浇油，跟媒体
说⾃⼰如果在左边锋的话会踢得更好。”

杰瑞德在加布⾥尔的整个后背滑动。“崔斯坦不坏，我觉得
他真的没那个意思。”

“没有个头啊！”他感觉加布⾥尔的肌⾁在⼿下僵住了。“他
就是爱操纵别⼈的⼩贱⼈。为什么只有我看出来了啊？明明
是个两⾯派的⻢屁精，但⼤家居然都觉得他是个好⼈，连你
也这样！我还以为……”加布⾥尔的声⾳变得紧紧的。“我以为
你会跟我统⼀战线呢，不过你平时也对他这么好。”

杰瑞德停下按摩，盯着他的暗⾦⾊头发下的后脑勺。“我是



这个⾜球俱乐部的⾼级医师，”他慢慢说，“⽽他是队⾥的明
星球员，对他好是我的职责，我要保证他处在最佳状态。”
他也不知道⾃⼰⼲嘛要解释那么多，他根本不需要跟加布⾥
尔解释。认真地说，加布⾥尔只是他照顾的七⼗⼋名⼤⼤⼩
⼩的运动员之中的⼀个⽽已，他怎么对待其他球员跟他⼀点
⼉关系都没有。

但显然加布⾥尔不是这么想的。“我不想让你对他好。”

杰瑞德眨眨眼。“什么？”

加布⾥尔翻过身，撇下嘴⻆，⼀副不⾼兴的样⼦。“你难道
没发觉他⼀碰上你就特别黏糊么？我了解他，他这么黏糊都
是有⽬的的。”

杰瑞德⻓叹⼀⼝⽓。他知道这是怎么⼀回事了，加布⾥尔对
⾃⼰的东⻄有很强的占有欲。他很少提及⾃⼰⼩时候在乌克
兰的⽣活——他说⾃⼰不记得了——但杰瑞德能猜得到。乌克兰
的孤⼉院肯定不是什么好地⽅，加布⾥尔⼩时候⼏乎什么都
没有，习惯了死守着属于⾃⼰的那点东⻄，容易感到嫉妒也
是正常的。现在加布⾥尔已经不是个孩⼦了，他也还是⽼样
⼦，占有欲不输以往。⼤家都知道加布⾥尔·杜瓦不喜欢分
享，在球场上他表现也很明显：他很⾃私，不服从安排，总
是想⼀个⼈进球。所以他总是各⼤媒体攻击的⽬标，⼈⼈都
讨厌他，连佩服他的⼈都不情不愿的。

杰瑞德被康复中⼼派来当加布⾥尔的理疗师时，他早就听闻
这孩⼦不好相处了。说实话，他对这个任务根本提不起兴致
来。实习本来就很累，他不想照顾⼀个爱撒泼的瘫痪少年。
⽽且，他讨厌照顾加布⾥尔这种病例：康复的希望渺茫，他



基本帮不上忙。

但第⼀次⻅到这个消瘦少年⼀动不动地盖着被⼦，睁着⼤⼤
的绿眼睛时，他们之间的医患关系就越界了，就算他再不情
愿也没办法。医⽣和患者之间有不能逾越的界限，明知道康
复希望不⼤，还给对⽅希望，就是禁忌之⼀，但是杰瑞德控
制不住⾃⼰。他⽆法对这个男孩说他再也⽆法⾏⾛，⽆法劝
他习惯残疾的身体。他真的说不出⼝。这个苍⽩⽽古怪的男
孩莫名其妙地挑起了他内⼼深处的保护欲，他想看到他的笑
容，想看到他⾼兴起来，想看到他恢复健康。这些想法都变
成了执念，在接下来的⼗七个⽉⾥，杰瑞德把⾃⼰难得的闲
暇时光都花在了加布⾥尔身上。这个男孩真的很难缠，但是
杰瑞德不在意。加布就像⼀只受伤的⼩动物（像⼩狗狗⼀
样，杰瑞德怜爱地想着），需要帮助和安慰，却⼜不开⼝。
经过反复尝试，杰瑞德终于学会如何管教他了。加布⾥尔⼀
发脾⽓，他就⾯⽆表情地盯着他；加布⾥尔觉得“这根本没
⽤”⽽拒绝训练的时候，他就叫他胆⼩⻤，说他是懦夫；加
布⾥尔⼼情忧郁开始放弃希望时，杰瑞德就会把他拉过来抱
住他，轻声哄他，说些有的没的，直到加布⾥尔笑起来，⼜
找回固执的信念，觉得⼀切都会好起来。

然后光有信念还不够——这么说吧，加布⾥尔的康复是个医学
奇迹，但是如果加布⾥尔没有坚持下去的话，这个奇迹也是
不会发⽣的。加布⾥尔⾃⼰⾛了⼏步⽽且没有摔倒的那天，
他紧紧抱住杰瑞德，埋在他的颈窝⾥深情地对他⼩声说：
“没有你我根本做不到。爱你。”

杰瑞德愣在原地，感觉身体忽冷忽热。他知道这只是⼀句⽆
⼼的表⽩，患者经常会对主治医⽣产⽣感情，尤其像加布⾥
尔这种情况：他身处异国，只有杰瑞德陪着他。在加布⾥尔



⼊住康复中⼼的这⼏个⽉⾥，除了俱乐部的⼏个⼈之外，没
有⼈来探望过他。所以加布⾥尔会对他产⽣依恋⼀点⼉也不
奇怪。

但杰瑞德对这个男孩的依恋却强烈得超乎意料，虽然……⽤
“依恋”这个词已经不对了。产⽣依恋虽然很不专业，但还可
以谅解，⽽他对这个⼗七岁的伤患，这个⽐他⼩⼗岁的少年
的感情——真的是不能谅解的。

加布⾥尔康复出院的那天他可谓是悲喜交加，因为加布⾥尔
就要回英国了。那天晚上，杰瑞德去了⼀家酒吧，⼤醉了⼀
场。他⼏乎不记得之后发⽣了什么事，他只记得他带着宿醉
醒来，看到身边躺着⼀个浑身⾚裸的陌⽣⼈——顶着⼀张娃娃
脸，有⼀头暗⾦⾊的头发，绿⾊的眼睛。

“杰？”

杰瑞德抖了⼀下，赶紧把回忆赶出脑海，像往常⼀样隔离这
些画⾯，他很早之前就掌握了这个⽅法。他⼀边叹⽓，⼀边
离开按摩床，来到⽔池清洗双⼿。“你知道这是⽆理取闹，
加夫⾥尔。”加布⾥尔不喜欢杰瑞德叫他的乌克兰语名字，
但每次这样，都能逼他注意⾃⼰说的话。杰瑞德知道他不是
讨厌这个名字本身，⽽是讨厌这个名字背后的意义。杰瑞德
是喜欢这个名字，但是他很少这么叫他——加布⾥尔不喜欢回
忆起童年的时光。据杰瑞德所知，这是加布⾥尔寥寥⼏个还
能记住的⺟语词之⼀，他现在不仅有了新名字，还⼏乎完全
是个法国⼈了。

“你不能教我怎么对待我的患者。”杰瑞德补了⼀句。



“但是——”

“你到底有什么不满意的？”

⼀阵沉默。

接着，他说：

“因为你是我的。”

杰瑞德的⼼跳漏了⼀拍，他对⾃⼰说，别傻了，这只是加布
⾥尔为了跟他哥哥竞争⽽故意说的话⽽已。

杰瑞德⾛回办公桌，坐下来，装作在看屏幕。“回去训练，
别打扰我了，加布⾥尔。我在⼯作，你也该去做你的⼯作，
⽽且，我不像你，在球场上追着⼀个球跑来跑去就能赚到⼏
百万。”

加布⾥尔笑了，杰瑞德听到他砰地⼀声跳下床，⼤步⾛回办
公室。

“杰。”他软绵绵地叫他。

“不。”

“拜托。”

“我说了不⾏了，真是⽆理取闹。”

加布⾥尔只穿着短裤，拿着上⾐，绕过桌⼦。



杰瑞德抱起双臂。

“我⼜不是要你欺负他或者怎样，”加布⾥尔⼀⼿勾住他的肩
膀贴着他，“只要别相信他就好，⾏吗？他太狡猾了。”

他温暖的吐息刷过杰瑞德的⽿侧，身上的味道充斥着他的⿐
腔，裸露的肌肤贴在杰瑞德的臂膀上。

杰瑞德继续空洞地看着报告，尽⼒平复⾃⼰的呼吸。

加布⾥尔叹了⼀⼝⽓，⿐⼦顶着杰瑞德的侧脸。“我只是——
不放⼼他和你待在⼀块⼉。答应我你会提防他，别让他像对
待别⼈⼀样牵着你的⿐⼦⾛。”

杰瑞德差点没笑出来。他是个健康的有需求的男⼈，⽽且⼜
不瞎——崔斯坦确实⻓得特别好看，还公开和他调情——但真要
说的话，加布⾥尔才是那个牵着他⿐⼦⾛的⼈。

“你保证。”加布⾥尔求他。

“我保证。”杰瑞德回答他，表示妥协。他早就从⾃⼰可以拒
绝加布⾥尔的幻觉中⾛出来了，他受不了加布⾥尔那种不安
的声⾳。别⼈都觉得加布⾥尔是⾃⼤傲慢，什么都不在乎的
⼈，但是他们都看⾛眼了，加布⾥尔只是善于隐藏⾃⼰脆弱
的⼀⾯，有时隐藏得太好了。

但是，杰瑞德不会对加布⾥尔的缺点视⽽不⻅。加布⾥尔绝
对不是个完美的天使，他有着⾃私放纵的本性，占有欲实在
太强，碰上⾃⼰讨厌的⼈就会变得不可理喻。加布⾥尔不服
输的坏脾⽓尽⼈皆知，如果队伍输了⽐赛，加布⾥尔就会散
发怨⽓让⼈⽆法靠近。他不会退让，遇到不顺的事就会像个



⼩婴⼉似的发脾⽓，撒泼咒骂。但是这些表象的背后，是他
掩藏的脆弱，杰瑞德只想要把他圈在怀⾥，保护他不受外界
的伤害。

他想要对加布⾥尔做的事还有很多，杰瑞德悲催地承认。

咬紧下巴，他直勾勾地盯着前⽅，任加布⾥尔抱着他。“谢
谢你。”他喃喃地说，嘴唇轻啄了⼀下杰瑞德的⽿朵。

太过分了。有时候杰瑞德真想揍他⼀拳。但最后他还是选择
单⼿勾住加布⾥尔把他拉近。他尽情感受着加布⾥尔贴着他
的身体的感觉，沉醉在他的⽓息中，他是个溺⽔之⼈，⽽加
布⾥尔的味道犹如赖以⽣存的空⽓。这是⼀种奇异的折磨：
他如此靠近他，却⼜永远⽆法得到他。“别把我勒死了，快
回去训练吧。”

加布⾥尔笑嘻嘻地直起腰。“训练结束后我会再来的，别丢
下我⼀个⼈⾛啊。”他捏了⼀下杰瑞德的脸蛋。

然后就这么⾛了。

加布⾥尔带上⻔⾛后，房间⽴刻陷⼊了寂静。室内就这么突
然安静了下来，如此空旷。刚才加布⾥尔亲过的那⽚肌肤还
微微有些触电般的感受。

“你应该告诉他。”

杰瑞德抬头⼀看，瑞⻉卡正倚在⻔框上，眉头紧皱。

他的视线回到电脑上。“为什么要告诉他？”坦⽩毫⽆意义，
只会让他们变得很尴尬⽽已。加布⾥尔是爱他，⽽且跟他在



⼀起太过亲昵，但他是个彻底的直男。他有漂亮的⼥友，也
很爱她。杰瑞德只是他的朋友，仅此⽽已。

瑞⻉卡重重地叹了⼀⼝⽓。“那就向前看吧，杰瑞德。你值
得更好的⼈，你可以找个⽐他更好的！看看你，⻓成这样居
然还能单身？都多少年了？三年？四年？”

“我有出去玩，我也有⼈约。”偶尔罢了。

瑞⻉卡⼀脸不可思议地说：“你难道约约炮就满⾜了？你难
道不想要⼀段稳定的关系吗？找个你爱的——也爱你的⼈不⾏
吗？找个——”

“够了，⻉卡。”他出声阻⽌了她。

“已经好⼏年了，杰瑞德。你还能再撑⼏年？你也知道他⼥
朋友已经开始念叨结婚⽣⼩孩⼉的事情了。他那个没神经的
⼈，什么都察觉不出来，我敢肯定他会让你去当伴郎。到时
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屏幕上的数字忽然变得有些模糊。到时我会和平常⼀样。他
本来打算这么说的，但他的喉咙却痛苦得发紧。

“⾏了，”他打断她，“让我⼀个⼈静静。”

她摇摇头，关上了⻔，她⾛后，杰瑞德⼜⼀个⼈陷⼊了思
考。

他向后靠上椅背，闭上眼。瑞⻉卡说得对极了：这是没希望
的爱，他该放弃了。亚历⼭⼤，他的堂弟，半年前知道这件
事后也是这么说的。亚历⼭⼤想让他离开英国——离开加布⾥



尔——回美国去。

说实话，如果不是加布⾥尔，杰瑞德⼀开始就不会离开美
国。他为了这个已经深⼊他⻣髓的年轻⼈，离开家，离开所
有熟悉的⼈，他根本⽆法想象⾃⼰和他隔海相望的场景。但
是在⼀定程度上，与他如此接近却⽐想象中要痛苦。看着加
布⾥尔迷上克莱尔，他有多少幻想都破灭了。

他这么做真的毫⽆意义，他应该回家。问题是，美国对他来
说也不再像家了。

电话⼜响了。

“⼜怎么了，瑞⻉卡？”杰瑞德问。

“梅维斯先⽣想和你谈谈。”

杰瑞德皱起眉。“让他进来。”

他挺直坐好，保罗·梅维斯随后进⼊房间。

“保罗。”杰瑞德轻声招呼，有些惊讶。保罗是个尽责的教
练，很少在训练球员时离开。“坐吧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男⼈重重坐在他对⾯的椅⼦上，眉头紧皱。“我来是因为杜
瓦。哦，当然是指加布⾥尔。崔斯坦⼀直表现得很好，不像
他弟弟。”

杰瑞德尽⼒保持⾯⽆表情。“加布⾥尔怎么了？”

保罗在胸前交叉双臂。“你认真的？你难道没发现他最近很



难搞吗？你⽐我了解他，所以我以为你会第⼀个察觉到。”

杰瑞德皱起的眉头⼜加深了⼀些。他绞尽脑汁，努⼒回想加
布⾥尔的⾏为有什么奇怪的地⽅，但是他找不出来。其实，
加布⾥尔最近都挺乖的，他看起来正在努⼒管好⾃⼰的脾
⽓。

“你在说什么啊？”杰瑞德问。

保罗挑起眉⽑。“难道他在你身边就不会随便发脾⽓？”

“他不会，”杰瑞德说，“⽽且恰恰相反，他很乖。”

保罗摇摇头。“他最近⼏个⽉真的很不可理喻。他总是不服
从我的安排，还和其他球员争吵，搞得更⾐室乌烟瘴⽓
的。”

“这不像他啊。”杰瑞德慢慢说道。加布⾥尔在球场上是有些
固执和⾃私，但还是挺有合作精神的，他知道更⾐室的良好
氛围很重要。

“我知道。”保罗撇撇嘴。“我以为他那股劲已经过了——不管
到底出了什么事——但现在看来他是越来越暴躁。⼀点点⼩事
就能让他发⽕，甚⾄开始和其他球员发⽣肢体冲突，今早还
对球迷和记者耍脾⽓。”

杰瑞德越听越不敢相信⾃⼰居然没看出来。也有可能是加布
⾥尔刻意不让他发现⾃⼰的情绪，这样就更不妙了。

“你把他放到右边锋，搞得他不太⾼兴，”杰瑞德说，“可能
是为了这事。”



“不，这只是他暴躁的后果，但不是他暴躁的原因。”

“你和他谈过了吗？问过他到底发⽣什么事了吗？”

保罗⼀脸苦相。“我试过了，但是你也知道他的性格的。我
⼀说，他就装作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”他摇头。“如果队伍不
受影响，我是不会管他的，但是现在事情变成这样，我就不
能放着不管了。我⼀开始以为他是因为要当爸爸了压⼒⼤，
但是……”

“当爸爸？”杰瑞德说。

“是啊，他毕竟是个年轻⼈。我知道好多球员年纪轻轻就当
了爸，但我个⼈认为，加布⾥尔完全没有准备好。”

“你是怎么——你怎么知道怀孕的事情的？”杰瑞德⼏乎认不出
⾃⼰的声⾳，现在除了⽿朵⾥⿎动的⼼跳声他什么也听不
到。

保罗轻蔑地哼了⼀声。“反正不是他说的。我是不⼩⼼听到
他和兰伯特说的话才知道的。我觉得应该只有兰伯特、我——
当然还有你知道这事。他⼤概好⼏个⽉前就告诉你他⼥朋友
怀孕了，对吧？”

杰瑞德没有回答。

“不管怎样，”保罗说，“你能劝劝他吗？如果他还是屡教不
改，我就要罚他坐板凳了，我才懒得管他是什么全国顶尖边
锋呢。”



杰瑞德觉得⾃⼰好像点了点头，因为保罗站起来离开了。

⻔关上时，杰瑞德⼀动不动。

他就这样，呆呆地坐着。

（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，欢迎购买全⽂，获得更全⾯的电⼦
书阅读体验。）


